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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复活”的终点是疗愈

如何复活一个已经逝世的人？这是大家

问我最多的问题。

其实，只需要准备一个10秒以上的视频，

必须要有他的正面，或者至少有一张正面的

照片，再准备一个15秒以上的音频。然后我们

就可以通过AI技术建模制作出他的形象，整

个制作过程大概一周。

我是做游戏行业出身的，2020年开始从

事AI相关研究。

接触到“AI复活亲人”确实是因为机缘巧

合。刚开始，我们是做“AI教育”的，有一次一

个朋友联系到我，他的父亲意外去世了，全家

人一直瞒着奶奶，担心奶奶承受不住打击。他

问我有没有可能用AI还原他父亲的形象，去

给90岁的奶奶报个平安。

我们第一次接到这种需求，内心很挣

扎，技术方面没问题，但我不知道这样做到

底对不对。最后我还是帮他做了。当我看到

老人露出真挚的笑容，我被震撼到了，我感

觉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甚至是能拯救

别人的事。后来找我的人就越来越多，什么

样的情况都有，短短一年，我就体会到几辈

子的人间疾苦。

比起“AI复活”，我更愿意将其抽象为“数

字永生”的概念。

我觉得人的死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肉体的死亡，第二个阶段是在你的追

悼会上大家追悼你的时刻，最后一个阶段是

当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离开这个

世界的时刻。

我们普通人是不是也要给这个世界留下

点什么，从而证明自己来过；给自己的后代留

下点什么，陪伴他们未来的成长。

“数字永生”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数字陪

伴”，这是一个人的心理寄托。“数字陪伴”不

是终点，只是一个过程，人们所追寻的其实是

疗愈。所以我将“AI复活”称之为“数字疗

愈”，也可以说是“AI疗愈”。它其实更多是为

了弥补心中的遗憾，或者说疗愈自己心里的

伤痛。

已完成了600多单委托

找我们的人里一部分是为

了向家属隐瞒亲人离世的真相，

一部分是为了疗愈伤痛，弥补

遗憾。

一个母亲的丈夫因为一些

意外去世了，留下她跟两个孩

子。这个母亲不希望这么快让

两个孩子知道他们已经没有

了父亲，所以我们每次利用

AI技术和她的两个孩子打

视频时，就会给孩子们讲

一些故事，聊聊天。

一个从小被外婆带大

的外孙女，希望去世的外

婆可以出现在她的结婚

典礼上。我们根据她提

供的素材，还原了外婆

生前的音容笑貌，让她

的外婆出现在了她的

婚礼上。

还有个小女孩，

因为父亲的意外去

世有些抑郁倾向。

她的母亲很着急，

希望我们想办法

帮他的女儿从伤

痛中走出来。当

时我们的工作

人员都哭了。后

面经过我们和

她妈妈多次的共同努力，小女孩真的从抑郁

中走出来了。

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每次服务完，我感

觉我真的帮助到了一个家庭。所以我才开始

定义这个事情是“AI疗愈”，也可以说是“爱”

疗愈。

目前我们收到的需求线索已经超过1500

条了，但只实现了600多单，失败的原因大多

是因为条件不满足，数据样本不够多，他们留

下的资料太少了，我们没办法很好地把他们

的形象复原出来，这对需求者来说其实是个

很深的遗憾。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

最终让我们放弃完成委托。

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单亲妈妈，和女儿相

依为命。但就在2022年，她女儿意外过世了，

她那时感觉天都塌了，轻生过四五次。她联系

我们时都是哭着给我们打电话的，我们当时

都没有勇气点开她发过来的视频。后来在沟

通时，她一直跟我们提诉求，说她想再见见她

女儿。因为她的情绪状态特别不稳定，我们也

去咨询了一些专业的心理机构，再三思索过

后，我们最终以“技术达不到，做不了”为托辞

婉拒了她。

从做这件事情开始，其实有非常多的共

情因素在里面。但是做多了以后，你的感性

情绪会变得越来越弱，就像医生做手术一

样，后面其实整个人也麻木了，反而会变得

更加理性。

给世界留下一个永恒的我

很多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理解。其

实也很正常，本身一个新鲜事物的出现，总会

有正面跟反面的。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我们会提前确认委托者的目的和用途，如

果他说不清楚，我们是不会接受委托的。对使

用范围，我们会在前期做一些约束，签一份网

络协议，协议上包括我们的东西绝对不可以

用于违法违规用途，如果有，我们会立即去向

有关机构报案。

还有些人担心“AI复活”会让家属走不出

逝者已去的事实，这其实看委托者的需求。找

到我们的委托者大部分都是已经没有办法走

出伤痛了。他只能通过这种不断疗愈自己的

方式，继续以后的生活，这可能带给他的帮助

会更大。

也有委托者最终放弃“AI复活”选择接受

事实的。我们当时给一个孩子的爸爸做完“AI

复活”后，委托者那边突然没有后续了。她后

来告诉我们，爷爷奶奶更希望孩子尽早地接

受事实，不要使用这种手段去瞒着孩子，因为

孩子早晚会知道。

所以我们也是根据需求调整服务。比如

那种需要给老人报平安的，每隔一段时间都

需要去安慰老人，我们就会时不时去跟老人

聊一聊；有时候对于去疗愈那些情感需求比

较大的客户，我们也会直接去请专业的心理

咨询师。我们的存在只是依据需求为逝者的

亲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一种“不走出来也可

以”的可能。

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发现有“AI疗

愈”需求的人太多了。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下

尽可能多的数据样本，比如影像资料、生平

信息、性格习惯等等，让自己未来有机会去

生成一个数字分身，而这个数字分身就可以

代替自己去陪伴我们的后代，避免未来给自

己留下遗憾。当我们走了以后，其实留下来

的人才是最孤独的，他们其实有这种疗愈需

求的。

不仅是逝者，生者也可以创造这样一个

数字分身。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总结这个设想，

那就是“给世界留下一个永恒的我”，这是我

对未来的憧憬。

（来源：新闻晨报）

未来每个人都能“永生”？

90后小伙帮600多个家庭“复活”亲人
包小柏用AI复活女儿

的事情在近日冲上热搜，

也将“AI复活”再度带到大

众面前。像包小柏这样有

执念复活逝者的人，其实

还有很多。

来自江苏的一位90后

小伙张泽伟接触了上千个

这样的家庭。他们大多因

为亲人意外去世而留下创

伤，不少更是为了向家属

隐瞒亲人逝世的真相。而

由他成立的“超级头脑”团

队，已经用AI成功帮助

600多个家庭“复活”亲

人，实现疗愈。

在做了 600多单“AI

疗愈”的委托后，张泽伟提

出了关于“数字永生”的设

想：无论生者还是逝者，每

个人都可以用AI创造一个

“数字分身”，用这种形式

留存在亲人身边。

但关于“AI复活”和

“数字永生”的争议一直不

断。关于“AI复活”和“数字

永生”的当下与未来，张泽

伟有自己的看法（以下是

张泽伟的口述）———


